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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家乡人      明善恶   结善缘   洪福常伴善良人 








洗脑班的大门白天也紧闭





长沙市“610”办公室主任、市政法委副书记：吴志斌


88667548（办）85070065（宅）13307310607（手机）


长沙市“610”办公室副主任兼培训中心主任：吴凯明


88667549（办）85133270（宅）13319578855（手机）








洗脑班外墙，上设铁丝网





洗脑班大楼南面（共四层，法轮功学员被囚禁在三楼，朝北的房间）





真相明心     愿君珍惜      敬请传阅     福泽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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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神奇的田地》中，女主人的菜地





2011年9月28日，被长沙法制教育培训中心非法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周雨锡、李志刚、黄勇辉终于重获自由，与亲人团聚。三人中，周雨锡与李志刚遭该中


心拘禁四十天，黄勇辉遭拘禁二十天左右。


周雨锡，31岁，原湖南省航天局幼儿园幼师；李志刚，42岁，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计算机博士（肄业）；黄勇辉，40多岁，天心区居民。三人均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良多，却在1999年中共江氏集团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无理性镇压中屡遭迫害，周雨锡与李志刚两人还被开除公职。


拘禁三位法轮功学员的长沙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位于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中岭村丰岭组，院内绿树成荫，从外观上看，很象一个休闲度假的场所，但围墙上的铁丝网、大白天也紧闭的铁门以及窗户上的铁栏杆，却分明提醒着人们这里的不同寻常。此处原本是当地用作敬老院的地皮，2002年被湖南省“610”办公室（注：“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的盖世太保，在各地办了很多洗脑班，劫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花巨资买下，于同年11月成立该中心。


该中心直属长沙市“610”与市政法委，由市“610”副主任吴凯明任中心主任，副主任有杨路、雷松平等人。八年多来，已非法拘禁上访维权的长沙市民及湖南各地法轮功学员数百人次，而其中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除被剥夺人身自由之外，法轮功学员还受到强制洗脑及种种身心摧残，以逼迫放弃信仰，实际上，“长沙市法制教育培训中心”就是一个以法轮功学员为特定对象的黑监狱、洗脑班。


在这里，所有法轮功学员都被隔离关押，每人被囚禁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带卫生间的房内，由“610”与街道办（社区）指派或高薪雇来的“陪人”24小时严密监视，一日三餐都只能由“陪人”打到房间里，毫无人身自由。房间在三楼，朝北，每天透过窗口铁栏杆的缝隙，学员们看见的只有一片荒芜的草地与寂静的小山丘。


在“610”人员刻意营造的与世隔绝、狭小逼仄且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环境中，法轮功学员终日面对的唯有恐吓与洗脑。捞刀河洗脑班的主要洗脑手段有：强迫看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光碟；强制“学习”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书籍以及中共制定的种种违宪的所谓“法规”；对不配合洗脑的学员关禁闭；恐吓学员“不‘转化’（即放弃“真善忍”信仰）就送劳教


所、监狱！”等等。所有的洗脑手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下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所谓“三书”（悔过书、保证书、揭批书）。事实上，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与文革中迫害知识分子的“牛棚”一脉相承，目的都是逼迫人们放弃自己的独立认知和人格，臣服于中共的强权统治。


因封闭式洗脑的需要，及惧怕恶行曝光，长沙市“610”对被劫持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是强制性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准打电话、写信。除了少数受中共谎言蒙蔽较深的法轮功学员亲属被叫来做学员的“转化”工作之外，绝大多数学员的家人都不允许探视。李志刚被劫持到捞刀河洗脑班的四十天中，家人一直未被获准探视，但与之相反，周雨锡的丈夫——某国有银行湖南省分行的政工干部张永林，却因反对妻子修炼可以自由出入洗脑班，就是基于“610”的这种洗脑需要。


    长沙市“610”还刻意安排一些邪悟者来做学员的“转化”工作。9月初，吴凯明等人就找来了一个法号“印成（音）”的和尚来给周雨锡、李志刚、黄勇辉洗脑，此人原名徐建元，曾经修炼过法轮功，2001年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放弃信仰，此后走入佛教并在福建某寺出家。此人利用自己曾经修炼过法轮功的经历，与走入佛教后对佛教理论的片面理解来肆意诋毁法轮功，很具迷惑性。尽管如此，其难以自圆其说的言辞却无法动摇法轮功修炼者在理性与实践中所确立的正信正悟。


在经历了数十天的洗脑迫害后，9月28日，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各自所在区的“610”、街道办等机构的人员从洗脑班接回。接他们的人中，有些正是劫持他们到洗脑班时的原班机构的人马，从这些参与迫害机构人员的脸上，看不到愧疚与歉意，显然，在“上级命令”的借口下，他们已把对好人的迫害当成了常态。


也许，在中共不法人员的眼里，四十天也好，二十天也好，都只是一个数字，没有人去关注这数字的背后，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们为了坚守良知，为了唤醒被中共谎言毒害的民众，所承受的苦难与巨大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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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轮功学员遭长沙法制教育培训中心洗脑迫害





零九年五月九日，台湾六千余名法轮功学员排出《转法轮》





死者是吉林市郊的外来户（农民），以修车为生，由于没有正当的营业手续，修车工具被城管没收，他不堪巨大的生活压力，寻了短见。周围人都知道，死者生前没


有练过法轮功。在家属要告城管部门时，当地民政部门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成是练法轮功的。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重新录相。实际对法轮功略有了解的人谁都知道，法轮功学员禁止喝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在录相中露出破绽。诸如此类拙劣的谎言，稍微了解法轮功的人，都欺骗不住。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如同其它栽赃法轮功的谎言一样，中共的“1400例”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中共既是原告，又是法官，还兼任了侦破和检察工作，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整个过程的本身就足以证明1400例是不可信的。◇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1999年7月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栽赃陷害、移花接木，用种种貌似声情并茂的画面、场景，试图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仅举两例：


利用威逼利诱，把一些从未修炼过法轮功的人的死


亡歪曲说成炼法轮功炼的，以达到栽赃法轮功的目的。这样的事情在整个造假中比比皆是。


如明慧网2001年6月14日就登了王喾妻子的一篇题目为“我丈夫从未炼过法轮功，却被列为1400例之一”的文章，文中说，她丈夫王喾1984年得乙型肝炎，在1998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却被中共江氏犯罪集团列为1400例之一，并在报上登出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作者称：“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炼的，他本人从未炼过法轮功。”


还有全国知名的“井架上吊”案，中共造谣说，死者是因为炼法轮功才上吊寻短见的。其实真实情况是：





“1400例”谎言面面观


   ——栽赃陷害，无中生有








评论：把希望还给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明慧网上的几个身边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河北省遵化市西留村乡蒲池河村有一家专卖香油的油坊。男主人叫闫福相，老伴叫刘淑珍，老俩口都六十多岁。他们家磨的香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方圆几十里，十里八村的人都爱来买。乡亲们说：买着有底、吃着放心。就连乡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爱买他的香油，有的还向朋友推荐说：就买他家的香油，好着呢。他家的香油怎么那么好？因为他们老俩口都修炼法轮功。


《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中说：“我有个朋友，全家喜欢喝牛奶。她问我当地有没有养奶牛的人炼法轮功。她说现在啥都掺假，就炼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啥都不掺假。你给我找这样的人，常年给我家送奶。”


《神奇的田地》讲了大陆一位中年农妇种菜的故事。她说：“我有四亩菜田，扣了三个大棚，还有露天菜地，所有的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药物催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然、绿色。顾客说我的菜味好，吃着安全放心。市场管理员也常把我的摊位指点给熟人，说：买她的菜，她的菜好。”


每当他人对中国的前途失望时，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修炼者的故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重建的希望。支持他们，也就是在拯救我们自己。（文／诚宇）◇








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存维艰：从呼吸的空气到饮用的水源，从日常的食品到生病必服的药物，再加上不断攀升的物价，日益下滑的道德，人们对于生存前途的迷茫与失望感不断增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危机。


中华五千年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相信善恶有报，儒释道的信仰文化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粹。直到近几十年来，西方马列共产学说进入中国，中共强制向人民灌输“无神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战天、斗地、整人，一次次地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歪曲，被洗脑的人们渐渐丧失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从此“一切向钱看”，出现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现状。


“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肉体上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一代……” （摘自《外界





找回希望











